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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延秋的经历是一段传奇的事迹。3月27日十点至下午一点三十分的采访中，他又一次讲述了自己那
段曾深深影响他生活的日子。

采访时有他76岁的养母、二十多岁的儿子和女儿、冀建民等。从1977年7月27日（农历六月十二日）至今，
他已接待了包括部队、公安机关、政府部门、邻居、亲戚、前妻（因此事离异）、新闻机构、医生、心理
测试专家等多方面的调查、盘问、采访、监测，其经历的特殊性与真实性均不容置疑。笔者采访他时，共
提出了296个问题请他回答，根据他的回答和冀建民当时的采访笔记，笔者整理出他的事情经过，并将专
家对他的催眠问话，和笔者就涉及这一事件的人和事背景材料的相关调查一并加一介绍，希望大家对这一
事件有一个更深人地了解。

黄延秋，男，1950年生。家住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北高乡北高村。农民。现有一女一子，其子女都已成家，
其儿子已生有女。从家庭构成讲他是一个做了爷爷的人，另有七旬老母在堂。在村里是一个诚实、本份、
而富裕的人家。1977年7月27日至1977年9月28日与外星人同行三次，累计十一天的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

1977年7月27日（农历6月12日），村东住的青年农民黄延秋领了结婚证，盖了新房，和新娘很快拜堂的前
些日子，却在那天晚上失踪了。人们四处寻找仍然渺无音讯。当时黄延秋只有21岁，原是曲周县老营村人，
18岁初中毕业后过继到肥乡县北高村的姨家，改口叫母亲，为人老实憨厚，他的失踪使众多村民为之不安，
他母亲和未婚妻更是深为忧虑。

这件事传到了距北高村一公里的辛寨村，他们派人将一封过时的加急电报送给了北高村委会，据送电报的
人说，黄延秋失踪后的第二天一早辛寨村接到这份加急电报，但本村查无此人，因此一直在辛寨村滞留了
十多天，怀疑是寻找北高村的失踪者，故将电报送来。电文如下：“辛寨黄延秋在上海蒙自路遣送站收留，
望认领。”电报拍发时间是1977年7月28日。

看着这份急电，人们心里迷惑不解，上海遣送站发报的时间，竟是－－在他失踪后仅10多小时，且为何将
电报误发到附近的辛寨？这里离上海市1140公里，乘直快列车也要22小时到达，而且还必须到45公里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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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才能搭火车。晚上不通汽车，他走时也未骑自行车。仅步行到邯郸也需八九个小时，县、市省城均
无飞机场，坐飞机绝不可能。难道是他自己一夜间飞到了上海？再说，他去上海干什么呢？

不管怎样，应把黄延秋领回来再说，谜团待来日解决。大家做出了决定，副支书黄宗善身为村干部又是黄
延秋的亲戚，对此事更是关注。他出于慎重，复电到上海遣送站，说黄延秋左臂有块痣，望查明。

三天后来电确认是他。村委会帮助筹借了200元（其中在信用社贷款100元），委派黄延秋的堂哥黄延明和
邻近曲周县赵庄村钱永兴及钱的邻居吕秀香一块赴沪领人。黄延明当时30多岁，复员军人，当兵时因公去
过上海，是全村唯一见过大世面的人；钱永兴的邻居吕秀香，其哥哥吕庆堂在上海浦东某高炮部队工作，
这样以防万一找不到遣送站，可让部队同志协助查寻。

三人步行两个多小时来到了肥乡县城，又坐了两小时汽车来到了邯郸市，然后又乘坐了22小时火车来到了
上海市。他们首先到了部队，以家属探亲为由，找到了部队干部吕庆堂（高炮师后勤部部长），说明了来
意，望协助解决。吕庆堂和部队其他官兵听说了这件事，也感到很新奇。第二天一早，立即和遣送站取得
了联系。并派后勤部副部长卢俊喜带黄延明、钱永兴一块乘部队小车来到了遣送站，黄延秋果然在那里！
经遣送站证实：黄延秋于7月28日（农历六月十三）一早被遣送站收留，是两个“交通警”将他送在那里，
说他是河北省肥乡县辛寨村人，所以电报就误发到了辛寨。二人经出示介绍信，将黄延秋领出，一起回到
部队。翌日，由卢俊喜、干事王惠恩送钱永兴等人陪同黄延秋乘火车回到了肥乡。在郑州换车又等了7个
小时，然后才辗转回到家。回到家乡后，乡亲们询问他出走的原因和经过，黄延秋惶惑地说出神秘的奇遇：

7月27日晚上，天气闷热，晚间10点左右，我在这间刚盖好还未安门的新房里睡下，不多时又被喧闹的声音
惊醒。睁开双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夜中只见高楼林立，霓虹灯闪烁，自己躺在一个繁华大城市街头！
身边还有一个小包裹，包着我的衣物。平时这些衣物随丢乱放不在一处，在母亲的房中，那时母亲已睡下，
关了门。可醒后，不知道是怎样都集中在包裹里，同我一起飞到了异乡。巡视四周，许多招牌上都写
着“南京市某某商店”、“南京市某某旅馆”等，定了定神，我感到不是幻觉，不是做梦。仔细问路过的
人，是南京市中心。南京距家乡两千多里怎么来到这里？我怎么回家，怎么办？在惊恐之中，我留下了眼
泪。在我惊愕之时，走来两个交通警察模样的人，对我略加盘问后，给了我一张火车票，说南京至上海的
火车就要开车了，让我立刻坐车到上海，说那里有遣送站，能和家乡取得联系。他们要我先走，声称随后
他们也去，一切由他们安排，叫我到上海下车后到车站派出所找他们。

午夜时分，我乘上了开往上海的普快列车，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随着列车启动，心里来越不安，将头
探出车窗外，还能远远望见站台上为我送行的两个交通警察。

经过4个小时的奔驰，列车驶进了上海火车站（北站），我随着乘客走出站台，找到车站派出所，没想到
两个“交通警”已在派出所门口等着我。不知他们乘坐了什么，比火车还快。此刻天已破晓，迎来了上海
的早晨。两人带着我穿街过巷乘汽车，来到一个南北街道路西的遣送站里，他们给接待同志交待后离去。
接待同志也没有多加盘问我什么，便将我暂时收留。十几天来我一直在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我27
日晚九点多睡下到在南京醒来也就两个小时，我是怎么到的？”。

其实，众人面面相觑都在纳闷，用奇怪的眼神在看我。县里、公社、还来了人调查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公社的治安员来时，还拿走了不知谁放到我包袱中的黄铁盒。

 



黄延秋向记者讲述经历

 

第二次，他还是一夜到上海，并神秘地从军岗哨前隐形闯进军营

他在人们的猜测中心神不安地又度过了一个多月，未有别的异象发生，惊恐的小村庄才逐渐平静下来。

9月8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晚上，村委会在黄延秋家南院召开“大搞生产”群众会，黄宗善等几位村干
部都在场。大会开到一半，队长让黄延秋等青年人早点睡，明天一早往地里送粪（一种农家肥），以实际
行动响应大会号召。

晚10点多，劳累一天的黄延秋在院里的床上睡着了，他心里还惦记着明早送粪的事。可半夜醒来一看，却
又躺在一千一百多公里以外的上海火车站（北站）广场！此刻人们大部分已经休息。站前广场上已是人影
稀疏。惊恐诧异的黄延秋环视四周，是那样的安静，并没有可疑的人士。只有夜空中灯光的辉映，增添了
几分神秘。站在巨大的钟表前，他看着时针已指示出当时为午夜一点多钟。他惊魂未定。忽然，狂风四起，
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雨夜中奇沦外乡，哪里是归宿？黄延秋不由地哭了起来。忽然想起上次协助自己
的解放军老乡，虽仅一面之交，毕竟是这茫茫大城市中唯一的熟人了。他只知道到部队距火车站约40公里，
具体怎么走，向哪个方向走，是不知道的。

“请问，你是肥乡的黄延秋吧，是不是要到军营去？”这时有两人走向他，自称是部队的人，说受首长委
托在此专门等候，并要带他去部队。既是这样，只好跟人家走吧。过黄浦江时那人给了他4分钱，让他买
票。又换乘了几路公共汽车，来到郊外营房驻地。

部队门口，有战士持枪站岗，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这三人进去时。站岗的毫无反应，好像视而不见，听到
他们的脚步声充耳不闻的样子。营房内，一队战士正在操练。无暇理会这三个不速之客。拐了两道弯进了
师部一个办公室。“你怎么又来了？怎么进来的？”在场的几位军官都感到惊讶。“他俩送我来的。”等
他回头欲介绍时，那两人突然不见了，四处查找均无踪影。经部队同志引荐，黄延秋来到吕庆堂的住处。
此时，吕庆堂外出开会还没有回来，其家属李玉英和儿子吕海山接待了他。

“按照部队纪律，亲友来营房找人要在门口出示证件及书面登记，然后由我们到门口接应，证明属实，才
能进来。我们不到门口接你，门岗战士是决不会放你进的呀。”根据李玉英的疑问，部队负责同志去找门
岗询问情况，门岗和传达室都说没见外人进来和出去。战士们也为此证明。

难道他自天而降？难到他会隐身术？

黄延秋来历不明，突然出现在军营，惊动了整个营区（这是一个高炮师的师部，负责上海市的空防任务，
是重要的军事驻地。后来调查知道。）。次日一早，部队就向肥乡北高村发了电报，是直接发给黄宗善的，



查问黄延秋是什么人？竟神不知鬼不觉闯进了部队高炮师区域，将追究门岗的责任。村委会当即回电诚告：
黄延秋不是坏人。负责接待的副部长卢俊喜等人一时也无可奈何，让战士们将他吓了一顿：再来就把你抓
起来！第三天李玉英委托其子吕海山用吉普车把黄延秋送到上海火车站，（黄延秋说，那天雨很大，把车
轮子都淹没了。）为他买了回家的车票，给了他几块零花钱，他于9月11日回到了家乡。

黄延秋再次离家，又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且越传越奇，带神话鬼怪的传奇色彩。有的说是小鬼缠身等等。
他未婚妻，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难以忍受精神上的压力，向乡司法所申诉要和他离婚。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他离家的同时，房屋的南墙上1.5米处，出现了一行好像是用镰刀刻的文字：“山东高登民、高延津，放
心”字样。至今未查到刻字的人。

 



 

第三次，与外星人齐飞，遍览神州，无翼长飞中国九大城市

最神奇的失踪应该是第三次。

闹剧只隔了几天，是在9月20日（农历八月初八）。

这天夜幕降临，晚饭以后，黄延秋去大队记工分回来，已是深夜十点多钟。他回来的路上东张西望，总觉
得有人在监视他。跟踪他来到家门口，刚进院子，忽感头晕目眩，顿时失去知觉。等醒过来后，却躺在一
家旅馆里。一间不算豪华的房间，安着三个床位。旁边坐着两个年轻人，自称是山东籍人，告诉小黄这里
已是距肥乡一千公里以外的兰州，并说他在南京遇到的“交通警”和送他到部队的军人都是他俩扮的，前
两次失踪是他们安排的。这次带他出来，初定9天游览9大城市。兰州作为这次飞越着陆的第一站。“明天
你可以到街上转转。游览一下市容，晚上飞到北京。”

那两人身高1.80米左右。以现代人年龄判断好像只有20多岁，即和自已年龄相仿。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异
样，只是眼睛挺大，不多说话，和小黄说话用肥乡口音，和旅馆服务员说话却改用兰州口音。当时黄延秋
如惊弓之鸟，不敢再多问，生怕再有什么怪事临头。古时侯曾听老人们说，天兵天将腾云驾雾，一夜能走
八百里，莫非今天真让自己碰上了？按到兰州的速度计算，他们一夜能走一万里。八百里就不值一提了。
奇哉，怪哉，人也？神也？超人也？黄延秋一夜没眠，只是胡思乱想⋯⋯

天亮了，窗外旭日东升云霞万朵，映照着兰州——这座崭新的城市。一排排杨柳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乡下人难得到这样远的城市来一趟，本应到市区游览一番，由于一宿未睡好，此刻他困意袭来，竟一觉睡
到傍晚。

匆匆吃过飞行人为他准备的晚饭，经过一天的休息，黄延秋此时精力充沛，思路清楚。当晚，飞行人带他
来到郊外，用目光告别了兰州，背着小黄向北京的方向腾空飞驰，并说要“加快速度，飞到北京不耽误看
戏。”

新月淡淡，黄延秋俯视大地，隐约中只见丘岭、山川、村庄、城市正目不暇接地向后退去，甘肃——宁
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至少一千二百公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即到。



鸟瞰京城，灯火辉煌，街道如棋盘。三人降落在市中心一座高楼顶上，已有另外两人在那里等候。二飞人
放下小黄，同那两人一阵悄声会晤。是向他的上司请示此次飞行情况吗？出于礼貌，黄延秋没有上前打听。

话别了另外的两人，飞行人携起他飞降在附近的长安剧院门前。此时，人群熙熙攘攘，观众正在购票入场，
大型历史剧目《逼上梁山》就要开演了，由中央京剧团演出。该剧的内容是：北宋末年，朝廷腐败，贪官
遍地，民不聊生，以宋江为首的梁山108名好汉聚众反贪官的故事。看戏要凭票人场，但这三人没有买票，
长驱直人，两名检票员毫无反应，他们直入剧院中。庞大的剧场此时已经快坐满了观众，三人只好坐在最
后一排。出场后三人又飞到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降落在一根华裱前。

黄延秋第一次，也是第一次以如此怪异的方式来到北京，充满了好奇和新鲜。这里曾是明、清皇宫的大门，
历史的变迁又赋予了它新的内容——作为共和国的象征。黄瓦红砖是那样的富丽堂皇，汉白玉砌成的金水
桥连着前面的广场。飞行人似乎早就来过这里。对广场周围的景色作了简要介绍，看了大约10分钟左右，
黄跟两个飞行人离开了广场，走进不远处一家旅馆里，飞行人改用普通话并出示了“省级介绍信”登记了
房间。第二天，又睡了半天，未能去街上游览。

当晚三人一块来到街上一家较为豪华的饭店里。在家吃惯了苦菜窝头的小黄，面对着诸多的山珍海味一桌
盛宴，也就不客气了。饭后结算时，服务员报了个数，是200多元。飞行人将手中早已准备好了的钱递过
去，不多不少正好。好像早就算好了的（这一餐是黄延秋当时近两年的纯收人，当时一个工日为0.12元左
右。黄当时想第一次村里去接他欠的200元钱，萌生了向他们要钱还债的想法，但当时他没说出口。）

走出饭店，飞行人告诉小黄，现在就去天津，你不是更喜欢看电影吗？一人背起黄，一人跟着，同向天津
方向飞去。

北京距天津并不太远，从地图上直线距离就是120至150公里（铁路全长180公里），照例是一个小时即到。
三个陌生人自天而降，落在市中心一条街道上，往前走不多远来到一家电影院门前，一排排巨幅电影广告
介绍，花花绿绿很是醒目。今晚要上映故事片《苦菜花》。也是入场时分，三人又是在检票员的眼皮底下
无票入场，进去后照例是坐在后排座位上。

灯光熄灭，电影开始，根据冯德英长篇小说改编的影片，故事内容是：解放前夕山东省胶东半岛人民闹革
命的故事。

出场后，三人来到不远的一个招待处，飞行人这次又改用天津口音向服务员登记了房间。先交钱。再开房
间。飞行人将手中早已准备好的钱交上，又是不多不少正好够。好像飞行人很善于神机妙算。

第二日，三人起得很晚，将近中午时分，飞行人喊小黄去游览市区。

天津市和平区的一条街道上，三位不速之客漫步街头，此时好像没有什么重要事情，让小黄多转转、多看
看。

入夜，飞行人说下一站要飞东北，今夜先去哈尔滨。还是一个小时就到。（途中落地停了一下，两人轮着
背小黄），落在哈尔滨市区。他们先找住处，两人又改用哈尔滨口音登记了房间。

“现在就睡下？不再出去找场电影看看？”小黄看天色还早，又睡不着，便问。“你记住在北京看过《逼
上梁山》就行了，看多了你记不住。”飞行人说。

次日，早晨起来，小黄感到有些寒意，屈指一算，已是9月23日（农历八月十一），再说东北要比家乡气
温低很多。（哈尔滨约在北纬47度，肥乡在北纬36度附近。）“先找衣服穿”一个与小黄在房间里，另一
个出去说是取衣服。片刻功夫，果然弄回三套一样的无领章、帽徽的绿军服装，三双老牛皮靴。小黄穿上，
大小正合适。

三人穿得一模一样来到街上，先吃早饭。一家很宽敞的快餐店。顾客不少，服务小姐正忙里忙外。“没人
了，自己动手吧。”小黄准备坐位，两个人从服务间端来了早点，吃完之后，飞行人相对一笑，示意小黄
一起走人。

三人走进一家百货商场，顾客擦肩接踵。商品琳琅满目。飞人只是转悠浏览，什么也不买。小黄想买点时
兴的小玩意作个留念：“出来这么多天，家里人肯定又在找自己，再一想，未婚妻已把他告上法庭要离婚，
要有个证据在手里，别人也少了些猜疑。自己不是让鬼带走的，是和人在一起的。”他还是坚持说出了个
人的想法。

“出来的证据你自己慢慢找；婚事散了还能再找。”飞行人回答。自己终究没有钱，也不便再坚持，也许



人家也真没钱了，小黄想。

又是傍晚，三人共进晚餐后，小黄又问“今晚去哪里？”“长春”。

三人飞行一小时后，降落在又一个城市，住进一家旅社，次日白天也没有去街上游览，说是想休息一天。

又是夜幕降临时，黄延秋知道又要出发了，飞人照例告诉他：“是的，今晚去沈阳。”据黄延秋的回忆，
在沈阳也是只有一天的活动，与在哈尔滨的情况基本相同。只是三人又换上了另一套新军用服装，游览市
容，吃住如入无人之境，这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新妙用吧。

9月25日（农历八月十三）的黎明，二人叫醒了黄延秋，说“现在去福州。”还说借的衣服已经送还。

月亮西沉，星光闪烁，街道上一片寂静，大地在沉睡中尚未苏醒，三位远征人至少要飞两千公里。其中还
要飞越七百公里的渤海和黄海水面，向福州挺进！从地图上按直线计算实际交通路线最少在两千三百公里
以上，此刻，笔者不知用什么词汇才能表达出飞人的壮举，这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事件。

一千八百公里或者说两千公里的空中路程，还是一个小时即到（平均每分钟至少30公里，每秒钟至少500米。
这是一个超音速的速度。）拂晓，三人在福州郊外的一片长满竹林的海岛上着陆，小黄从没有见过海，激
动之情不能自己，急切地要看大海。两飞人也紧跟着来到海边。

“对面就是台湾。”飞行人指着海峡对面的山峰说。

“我们要去台湾吗？”小黄问。

“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没统一，不能去。”飞行人说。

此刻，山风骤起，海峡上空乌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灰蒙蒙的海水波涛撞击着海岸。

“算了，直接回南京吧。原打算在这里住一夜，明早让你看海上日出。”飞行人似乎在感慨什么。但略一
顿便说：“你的语文书上不是有这一课吗？时间不够了，还是回南京看江上日出吧。”飞行人说着开始往
山下走。

下午休息后，夜间二人携带黄又出发了。还是黎明时分，三人落在南京市区。飞行人边走边议论着，看来
他们很了解南京的沧桑巨变，也很清楚钟山的风风雨雨，转过几个街道，三人来到长江大桥上。

宏伟的天堑通途，果然名不虚传。此刻大桥上的车辆人群还不多，江水在滔滔地奔流，仍有汽艇或船静静
地驶过。江对面起伏的山峦像幅水墨画，高高低低的楼房里透出的点点灯光犹如星汉落人间。

不一会，太阳出来了！大桥周围开始热闹起来了。黄延秋跟着飞行人在大桥人行道上走过，又沿着一侧的
石径下去，来到桥下观看了桥的造型结构，俩飞人指点着，似乎很满意这座大桥的建造，或者说在某些设
计上还有值得超人学习的地方。

三人在江边及附近参观漫游用了大半天。直到小黄玩累了才走。

傍晚，一轮明月正从东方升起(9月27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天上人间共团圆。趁着月光，三人又
向一千公里之外的西安出发了。

西安，城南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下，飞人告诉黄：“塔高60多米，是由唐僧负责建造，用来收藏经书
的。”

晚上，又是夜幕时分，飞人再一次背着他回到兰州。黄想，又回来手了，我可得和他们聊一聊了。在入睡
时，他却被飞人送到了家里的枣树下，时间是1977年9月28日晚22时。当时黄的母亲已经睡下，听到狗叫得
厉害，起身开门，却见黄赤脚躺在枣树下酣睡。母亲把他接进屋中，结束了他最后的游历。

第三次失踪时间之长，到的地方之广，黄对此印象很深。飞行人让他爬在背上（感到有常人的体温），即
飞离地面“一丈”多高（约三米多高。根据看到物体估计，实际多高不清楚。注：凤凰山孟照国被外星带
入飞碟时也有这样的感觉。），过建筑物也是高出“丈许”，四肢不动，也没有过风扑面的感觉，速度像
跑一样快。中途一般不停留。虽然各城市距离不等，都是一个小时即到。飞行人懂很多地方方言，到哪就
用那里的口音。住旅馆时，要哪里的介绍信都有（当时还没有身份证）每到一地，一个看护他，一人去不
知何处取回一式三套军用服装穿上，走时又脱下送回不知何处。那两人除了穿物，随身连个提包甚至用具



也没有。凡能留纪念的东西一律不许带，并且拒绝照相。钱不多，也不少。一日三餐，起居饮食一如常人。

后来，食宿不再花钱，如入无人之境。我有时心里很紧张，但知道逃跑也没用。他们两人轮着看着我。飞
行人说，玩够了就让你回去。

三次爆炸性新闻，波及冀南市、县甚至更远的地方。县公安机关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曾派人予以追查，但
查无结果，无从侦破，结果列为悬案至今不解。迷茫、困惑、沸沸扬扬的议论、高度的精神压力，或许后
边还有突如其来的更加神奇现象造成的恐慌，使黄的未婚妻坚持要求与他退婚分手，最终，和黄以离异告
终。但是，事件留下的种种谜团萦绕人们在心头，至今难解。

 

事件的调查与背景分析

对黄延秋的经历，笔者进行了长期地调查和核实。经查，他的第一次失踪是可以有电报上的时间作证，事
发后的第二天，上海遣送站的确给辛寨村发了电报；第二次失踪也有部队对他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并汇报
到邯郸市地委，地委备有存档；第三次的出走，据他的回忆只有天气可做参考，根据国家气象台的资料分
析。事发的时间内他所经过的九大城市当天的天气状况是晴天或多云，福州天气是阴。这与他的口述基本
相符。从另一方面看，飞行人三次带他去神游，如果是当事人虚构，那么，村委会、广大群众、部队干部
战士及遣送站职工都愿意长期为他作伪证吗？他几经周折又为此背200多元债务，闹的连妻子都离异有什
么意义呢？（当时工值仅0.12元，200元相当他两年劳动总值），未婚妻离去，成家成为泡影，他能坚持天
方夜谭不要家庭吗？如果是他杜撰的神话，一个憨厚诚实的村民当时能如此异想天开吗？经过多少人次的
非议、“审问”，他能永远沉默如一，守口如瓶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又一次走近黄延秋那段离奇的日子，开始了对当事人及事件背景的深度调查。

 

 

调查人之一：吕庆堂

地点：上海市浦东东昌路东园一村138号408室



调查人：林起（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高工）

吕庆堂：原上海浦东高炮三师后勤部部长，已离休

吕庆堂谈：我只见过黄延秋一次。是他第一次来高炮师部队军营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见过面和他谈过话
的，觉得他是个憨厚老实的农民，问他时，他才回答几句。他第一次来我家的经过是：我用部队小汽车，
派了后勤部副部长卢俊喜、和从家乡来的黄的堂哥黄延明、和远亲钱郝的一起去上海市蒙自路收容所领出
黄的。接回我家后，给他吃了一斤挂面。第二天，就派卢俊喜副部长和干事王惠恩，送钱郝的等陪黄乘火
车回老家的。

他第二次来我家是他自己一人找到我家的。当时我在南京开会，当时是我老伴和儿子吕海山接见的。儿子
给他煮了一斤挂面，他全吃了。吃了就呼呼睡了。我的副部长卢喜俊打电话到南京找我请示，我电话中说
再派车送黄上车，叫后勤部副部长和我的儿子在第二天给黄买火车票和点心后送黄上火车的。我还叫卢副
部长训黄一顿。第二天派了车，由儿子海山送黄到火车上，给他买了吃的，还给他零用钱，直看到火车开
后，才回家。对黄第二次来我家一事，我很奇怪。第一次来，是用我部队小汽车把他接到我家的。而第二
次来，是黄延秋他穿过上海市到浦东这么远的路来的（从上海原北站到部队驻地，坐车、船要走一个半小
时）。他不知道路和我家地址，他是怎么到我家的？部队门卫和传达室都不知道黄进来，他不经过门卫和
传达室是怎么进来的？黄从家来上海一天多就到达，太快了，我不理解。

注：上海浦东原高炮师的地址要从上海火车站换两次公共汽车和一次长途汽车才能找到。

 

调查者之二：李玉英

地点：吕庆堂家

李玉英说：“对黄延秋的印象，两次来家我都见到了。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穿农村白粗布的衣服。到我
家来也没有目的。问他是怎么来上海的，他两次来都说：‘不知道怎么出来的！’。黄当时的神志表现正
常。

黄延秋第一次来浦东高炮师后勤部营房，他找到我家时的情况：他来前，在家乡时，是养母（姨妈）养大
他的。他姨妈说：一天晚上大队开会，黄开会回来到九、十点钟就睡了。早上找他上地，没有人了，到中
午也不见，四处亲朋处找，也没有。后来，辛寨收到上海第六收容所发错地点的电报。他养母找到大队书
记。才找到电报。知道黄延秋被上海收容所收容。养母和钱二黑（钱郝的）和吕庆堂的妹妹吕秀香住在一
个村。

知道她有个哥哥吕庆堂在上海。所以就由吕的妹妹和钱郝的一起到上海吕庆堂家。

到上海后，由部队的后勤部派吉普车陪钱郝的去收容所接黄延秋到我家中。据当时接黄的人反映：黄延秋
说：‘我在上海出了火车站、被警察发现了，带到收容所，一心想回家。’钱去接他时，黄延秋向钱跪下，
哭了，说：‘你可来接我了！’出收容所时，收容所还给他一个包（内装一身土布衣服、布鞋、一个茶缸、
30元钱，钱在一个黄铁盒里），黄说：“不是我的东西，他不要。”包给他后，由钱陪他坐吉普车到吕庆
堂部队的家。当时，他一身脏的白粗布衣，吕的妹妹给他换洗衣服。

我们问他：“你在南京上火车，谁给买的票？”他说：“有两人给我买票，是山东的。”第一次，黄到我
家住了一个晚上，就由钱二黑陪他回老家。要了解黄怎么进收容所、到所以后情况、住了几天。出所时的
表现，回家时在火车上的表现，说了些什么，钱最清楚。钱现年七八十岁，记忆力好，可向他调查。

黄延秋第二次到我家情况：来那天，雨特别大，儿子打电话给我，说：“梦游又来了！”儿子给他煮了一
大把（500克）挂面。黄全吃了。我回到家时，见黄已在躺椅上睡着了。我当时找后勤部副部长卢俊喜。
卢往南京打电话，告诉吕庆堂。我和卢副部长一起到家。问黄延秋：“干什么来的？”回答：“我是跟两
个当兵的进来的”。问他：“谁带你来的”。黄答：“我自己来的”。问他：“门卫没有问你？”黄
说：“前面有两个当兵的。我跟着就进来了。”问他：“干什么来的”黄回答：“我什么也不干。”

当告诉他：‘明天你就回去。给你买火车票，你回去’时，黄说：“好，好，回去。”当晚，叫黄睡在我
儿子房内。并叫儿子经常醒来，注意黄的行动。第二天早晨，部队派吉普车，由我儿子送黄上火车，还给
了他一些钱。他第二次来家是空手的。



后来，我和吕庆堂回老家时，听吕庆堂妹妹讲，黄延秋第二次回去后，又走出去九天，到各地去了。他的
养母也不找他了。

 

调查者之三：李庆堂，当时邯郸市地委书记

调查时间：1993年7月24日下午

地点：邯郸市东风剧院办公室

被调查人：原邯郸地区原地委书记李庆堂。男，65岁。

住址：邯郸地委家属院

李庆堂说：“1977年底。我在地委工作时，接到肥乡县公安局、宣传部、武装部联合写的一个报告。报告
内容当时我看过。与你们写的没有什么出入。当时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动向准备上报。后来一考虑与阶级
斗争又无法联系上。也没有上报，原件可能还在原地委档案中。

 

催眠中的奇迹，二十五年后的又一次对话

黄延秋事件至此，并未结束。2002年12月14日上午九时中国UFO协会北京分会的调查员张靖平、肥乡
县UFO协会理事长冀建民与中国著名的催眠大师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吴医师协同黄延秋一同来到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302医院，对黄延秋发生在25年前的经历，进行了催眠调查。催眠中吴医师和张靖平对黄延秋所
述，除了细节更清楚、明晰之外，没有不实之处。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催眠进行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黄延秋突然被25年前背他飞行的高登民叫醒。从催眠状态中醒了过来。说出了下面的一些话。下面是当时
催眠中的一些对话：

吴医师：那么，你再想想，带你到处跑的那两个人，他们的形象。刚才你说过他们的眼睛大，现在仔细想
想，还有什么特点，比如鼻子、耳；朵、嘴巴呀？

黄延秋：长脸看不到什么特殊，和我们一般人基本相似。

冀建民：脸黑点？白点？

黄延秋：脸挺白的。

吴医师：耳朵什么样子？

黄延秋：耳朵和我们的差不多。

张靖平：头发什么颜色？

黄延秋：黑颜色。

张靖平：他留的是平头还是长头发？

黄（下简称）：他们留的好象是背头。

张：那你现在仔细想想，眼前能出现这两个人的形象吗？

黄：现在脑子里比较清醒。

张：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形象吗？

黄：看不到。



张对吴说：让他在催眠中再看看那两个人的形象。

吴：老黄，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他们眼睛有特色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点？你注意他们的容貌吗？

黄：怎么看不着？

张：你在这个状态下，仔细想想他们的形象？看在你的脑海里能看到他们俩吗？

黄：看不到他们俩。

吴：能不能回忆他们俩的形象？

黄：他们俩的形象回忆的差不多。

张：你再仔细地回忆，把他们的形象记在你的脑海里？感觉自己能记住回忆起他们的形象吗？黄长时间地
沉默。

张再次问：能记住他们的形象吗？’

黄开始摆手，看不到⋯⋯

张：你想想从兰州的旅馆到北京⋯⋯

黄：看不到、看不到⋯⋯是张靖平叫我来这里的。

张：谁问你张靖平？

黄：你是，你⋯⋯你是不让我问你的名字，是张靖平，什么⋯⋯老冀家在场呢？⋯⋯你能叫⋯⋯张靖平，
就在我的眼前。你能叫他看到你吗？

黄对我们说：你们能听到他跟我说话了吗？

张：我听见了，是他问你吗？”

黄：就是他。

张：你感觉是他们？是年龄大一点的那一个？还是小一点的那一个？

黄：明天，我回去还不知是哪一天。

黄：回去的时候，怎么，按我心里想的，那不行。我心里想的你怎么会知道？我心里想的而已，不行，走
啦。你现在看到他了吗？我看不到。他能和我说话，他说按我心里想的叫张靖平说，那他还是走了。

黄自己从催眠中醒来。黄对我们说：我怎么搂不住他，让大伙看到你⋯⋯他光让我听见他的声音。昨天我
心里想的，他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

张：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昨天我看电视的时候，我想从北京捎点、东西⋯⋯

吴：是刚才你耳朵里出现了他的声音吗？

黄：出现他的声音了。

张：他还说让咱们找到他们吗？

黄：他怎么知道你叫张靖平？我昨天想买一件外衣作留念。我知道老冀经济困难，怎么好意思让他买。刚
才心里出现了声音了，就是看不到他。就按你心里想的叫张靖平给你办。

吴：说我了吗？

黄：没说你。他说了冀。他说老冀也在场⋯⋯，他让我到家了就把全部情节告诉你（指老冀）。



黄：留下你的证据。

黄：让张靖平自己慢慢找？⋯⋯到唐山公安的画像就不要做了？⋯⋯你们不想和张靖平说话⋯⋯是听不到
呀。下面的测试就不要做了。北京以前还有些意思？是！以后，不是走就是睡？⋯⋯是是。

此刻，黄延秋睁开了眼睛，从测试床上下来。不再配合张靖平、吴医师的催眠调查。

在这段催眠中，黄延秋的心理能被原来的飞人“看到”。黄延秋能在无人的情况下。像遥控一样与飞人
（此时，也可能是隐形的）通过思维波与飞人联系交谈（飞人的说话别人都听不到）。从这些现象分析，
与黄延秋同行的一定是外星人。而不是地球人。

 

包袱中的迷题

在黄延秋第一次出走，回来的时候，飞人给他那个装着他的衬衣、袜子、内裤的包袱。据黄的母亲说，当
时他的衣服都是散乱地放在炕上，平时，连他自己都难找到。他走的时候，我已睡下，门是关着的。窗子
是方木格，每格30×30厘米，现已作了鸡舍的窗子。人是难以钻进来的。可是，却不知谁把他的衣服从关
着的屋中拿走了。他回来的时候，包袱里装着他的衣物，放在他的身边。包袱里放着一个黄铜颜色的铁盒。
盒中放着30元钱，盒子的上盒盖内面有一只红公鸡。黄延秋是属鸡的。后来钱让黄延秋花了，盒子让乡里
的治安员拿走了。

据冀建民说，1978年时他也验证和调查过此事，是事实。

从黄延秋飞过的路程来计算，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整整一万公里。

如果把方盒看成代表是“地方”，30元中的“元”，代表天圆，30是三十年的代称，鸡是鸡年的代称，而
接近30年的一个鸡年就是2005年。那么，这一年，会有什么事发生？是我们战胜了一种新的传染病，比如．
疯牛病、艾滋病等？还是我们又有什么重大的发现？

至今这个谜题无人揭开。

在采访结束时，我问黄延秋：“你想念与你同行的飞人们吗？”

“想。”黄延秋深深地点着头，眼里含着泪水。这样的感情经历和表情使我心中大吃一惊。是的，情到深
处人孤独，也许这些年，黄延秋的内心深处无时不承受着思念他们的痛苦。2003年5月，我打电话问张靖平，
你说能不能找到那两个飞人。张靖平十分有把握地说：能，两年之内，一定！！

对此，笔者认为与黄延秋同行的外星人不会再来，尽管他们在黄催眠中有所承诺，但要显身还有很多因素
要考虑。这也是谜题之一吧。

 

 ( 本文摘录自李建敏的《外星人在中国》，UFO中文网 )

 


